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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提议写“毛泽东传”

1978年初秋，湖南省汨罗县文化馆

的两位职员——后来的著名作家甘征

文与韩少功，为修改他们合著的传记文

学《任弼时》而拜访萧三，得到了“大力

帮助”并“获得大量的材料”。访谈结束

后，萧三又想起“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生

平”“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到，便追加一

函，补叙了任弼时支持他写“毛泽东传”

的经过：

1943年春夏之交在延安，我们谈及

本年冬天毛主席满50岁了。弼时同志郑

重地对我说：“萧三同志，你写一本毛主

席传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何如？”弼

时同志当即用铅笔（那时在延安领导同

志，包括毛主席，都惯用铅笔写便信、便

条）写了一个信给谭政同志，后又写给

陈正人同志一信，都是介绍我去谈毛主

席革命实践的……

任弼时的提议，得到了胡乔木的支

持。萧三信中写道：

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工作的胡乔木

同志极力赞助，要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找

人谈话，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恰好就可

以赶上毛主席五十岁生日了。乔木同志

并要管理局安排我的生活，并说，我可

以不去党校参加整风、审干，专写毛传。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

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常委之

一。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

新，江苏盐城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秘书。他们两位对写作“毛泽东传”的高

度热情，固然首先是为党的工作需要

计，同时也必须承认投入了他们个人对

毛泽东的热爱敬仰之情。

萧三欣然领命。他与毛泽东都是湖

南湘潭人，又同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

范，风华正茂少年时，他们曾一起“朝咏

诗于晨曦中，夜执笔于油灯下”；一起登

岳麓啸傲山林，游湘江中流击水。他们

一起组织新民学会，一起创办《湘江评

论》，一起为组织出国留学而成立上海

工读互助团……后来萧三远赴法国勤

工俭学，毛泽东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斗

争；再后来萧三长期活动于世界文化舞

台而见多识广，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更宏

观的视野中日趋客观全面。1938年在苏

联，萧三曾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的长

文在莫斯科发表。这篇长文等于“热

身”，从经验和史料等多方面为“毛泽东

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萧三生性耿直，

胸怀磊落，有实事求是之风，无苟且奉

迎之意。传记写作所必须的史识史德，

萧三都具备。“毛泽东传”由他来写，可

谓任弼时的知人善任。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
活动》发表

萧三的工作从搜集史料入手。他

“在任弼时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

共中央书记处出介绍信”，“仅在一九四

二（应为三）年五月至十月间”，就“访问

了陈正人、蔡畅、谢觉哉、林伯渠、徐特

立、谭政、郭化若、周恩来、何长工、贺

龙、朱德、叶剑英、王震、张鼎丞、胡耀

邦、胡乔木、李维汉、李六如、叶子龙等

几十位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资料”。（王政明《萧三传》）

按照任弼时和胡乔木的安排，萧三

在1943年 12月 26日毛泽东五十寿辰

之前完成了《毛泽东同志略传》，并送交

任弼时等审阅过。却无奈“毛主席坚决

不肯做寿”，又当面亲口劝说萧三不要

出版。“寿礼”做不成，“略传”只好“休

矣”。而萧三却不肯“休”，“毛泽东传”

他是写定了。半年之后，他把“毛泽东

传”的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

动》，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为庆

祝“党的记念日”（艾思奇语），《解放日

报》于 1944年 7月 1、2两日予以连续

登载。

那是一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主

要从务虚（宣传与组织）和务实（策划并

实施）两方面记述了毛泽东同志早期革

命活动的主要内容。1920年秋冬季节，

毛泽东从北平回到长沙之后，一面在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教员，一面

开展社会政治活动。首先，他发起成立

了许多革命性质的群众组织：例如“文

化书社”、“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

江中学”、“青年图书馆”、“湖南改造大

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湖南省

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会”等等。“在这些机

关里，集合了差不多湖南全省先进的、

革命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培养了不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这

些机关成为了共产党的合法的组织。”

尤值一记的是，作为早期共产主义分子

的活动基地，这些机关竟与不少当时的

社会名流发生过各种各样形式的交往，

比如“赞成过二次独立的省议员仇鳌

等”曾“光顾”“自修大学”，“文化书社”

的招牌则出自退职后的湖南省督军兼

省长谭延闓之手……在此基础上，各种

各样的政治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比如

为反抗北洋军阀政府，毛泽东与彭璜、

龙坚公三人联名发表宣言，主张“湖南

独立”，并为争取社会各界对此“宣言”

的支持而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比如为抗

议军阀指派地主豪绅作议员攫取政权，

亲率市民群众捣毁湖南省议会等等。

写于 1944 年 6 月 30 日
的两封信

1944年6月30日，登载《毛泽东同

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报纸问世前夕，

《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周立波

（1908—1979）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艾思奇（1910－1966）分别给萧三写信

祝贺，两封信都写得热情洋溢欢欣鼓

舞。先看周立波的信：

萧三同志：
你写的毛主席传“伟大的五十年”

的一部分，我们先睹为快了，感到莫大

的兴奋。我们祝贺你的成功，并希望你

能于最近期间内把全书写完。这是对于

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现在看到的这

一部分看来，内容的丰富和教育意义的

深长，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中外作家所写

的关于毛主席的书册。这将是有世界意

义的一个作品，因为你写了一个中国历

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伟大的人。

整风以后，我们党的样样工作都好

了，文化文艺工作也强起来了，但是还

要强一些，以便迎接全国范围的光明，

让我们更加紧紧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旗

下，踏踏实实多搞出些成绩。

你的这个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否今

年能全部完成？如能在八月建军纪念日

再发表一段，那就顶好了。

因为兴奋，写了这些。专此布礼！

立波 六月卅日下午
周立波是成长于“左联”时期的青

年作家。满怀憧憬奔赴延安后，他不需

要任何适应过程，几乎立刻就成了“革

命圣地”形象的信仰者、维护者，成了

“红色延安”精神的宣传者、实践者。对

革命的满怀忠贞，对领袖的由衷敬仰，

让他心悦诚服地做了名副其实的“歌德

派”。“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罗银

胜：《周扬传》），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

掺杂其间，他的“歌德”因此而正大光明

且理直气壮。这种感情，他曾在《一个早

晨的歌者的希望》中尽情抒发：“我要大

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

是歌唱美丽的，/像阳光相信他的温

暖，/……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因

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共产

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

对周立波这种“真诚的感情”，现在

肯定有人会不理解、不相信，但它却实

实在在曾为一个时代所共有。这种需要

与崇拜，应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集体

情结——艾思奇的信可以佐证。

萧三同志：
你写的毛主席传记第一篇在党的

记（纪）念日登出了。编辑室内的我们，

得先睹为快，是非常荣幸的！这是一篇

大作，说它将要哄动世界，也不算夸张。

谨祝你的成功！

来稿以后最好找稿纸写或按格按

行写，草字少一点，因为我们的工人校

对，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草字多又不

按格写，难免有错字，而这样的文献

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请酌。致

敬礼！

艾思奇
30/6

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哲学

家，一个站在最具知性、理性、思辨性学

科前列的佼佼者，面对“毛泽东传”的初

次发表，信中表露的情感却一点儿也不

比作家含蓄、婉约。不同之处只在于：周

立波写信既为祝贺也为邀稿，艾思奇则

在信中对所期盼的后续稿件提出了书

写规范的严格要求。因为萧三的文稿

“草字多又不按格写，难免有错字，而这

样的文献，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

的”……

萧三的心愿

毛泽东既不肯做寿，也不肯作传，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以后，

《解放日报》再未收到过相关文稿——

不是萧三不写，是毛泽东不让他再写。

具体情况，萧三在写给“少奇、康生、伯

达诸同志”的信中有清楚地记载：

……毛主席本人知道我在作这件

事，曾几次阻止过——从面谈时谦虚地

说自己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只是

一 个 廖 化 而 已 ，再 做 几 年 革 命 再

说’……‘比起列宁、斯大林来，我只是

个娃娃’……直到经乔木同志正式通知

我，要我停止这个工作……

令行禁止，毛泽东的谦逊把“毛泽

东传”摁在摇篮中蹉跎了两年。直到

1946年5月，萧三要去晋察冀了，向毛

主席辞行时才忍不住又谈到了它。在延

安的这“最后一次谈话中”，萧三的执拗

获胜，毛主席终于“松了口”“说：‘那你

就搞下去吧。’有几次并且提示过某几

点意见和补充了些事实（关于湖南之运

动的）。又曾答应过从政治上校正一

下……”得到了“解禁令”，萧三不胜惊

喜，赶忙重新收拾行囊，把与“毛泽东

传”有关的资料都装上带走，实在带不

动的交给了柯仲平，让他尽快想办法给

自己捎去张家口。好不容易争来的“写

作权”，萧三深恐稍纵即逝，他必须抓

紧。从延安到张家口到阜平到平山到冀

中前线，他一路走一路构思一路找人访

谈征集资料。不是按一般传记的写法

顺时而下，而是哪一部分资料充分构

思成熟就先写哪一部分。初稿写成后

先找人拿去读，读了提出意见他再去

改，反反复复，紧紧张张。晋察冀两年，

为写“毛泽东传”而奔波劳碌成为他的

生活“常态”。

1947年 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

泽东留在陕北指挥战争，朱德和刘少奇

肩负中共中央的委托转移到华北。为筹

备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刘少奇于同年5

月先期进驻西柏坡。6月底，去冀中搜集

写作资料的萧三回到平山，与刘少奇等

取得了联系。知道刘少奇很关心“毛泽

东传”，“同意看看已经写成了的，并提

提意见”，萧三“至感至幸”，“特请刘澜

涛同志带上复写的三部（只第一部是全

的，二部三部均待续补）”，请刘少奇等

“抽暇阅看一下，并详加指教！”同时附

信一封，向“少奇、康生、伯达诸同志”汇

报了自己的写作情况：

从毛主席 50 岁的那年开始收集材

料，想写一部比较完全的毛主席传（康

生同志、弼时同志是最初怂恿我作这件

事的），到现在五年了。除在《解放日报》

发表过一章（《初期革命活动》）及在《晋

察冀日报》又发表过一章（《在大革命时

代》）及在《时代青年》杂志发表了《他的

儿童时代》与《青年时代》（现又大加修

改了）外，直到从张家口出来，在阜平史

家寨、红土山住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比

较集中精力的写了从大革命失败、井岗

山进军……到十年内战中期几章。但从

今年三月后又停止了，原因是这里找不

到参考文件，其他活的材料也很不够。

三月间曾去冀中，找到许多同志谈了些

材料（前后共计谈了五六十人，从总司

令到井冈山时代毛主席的警卫排长、长

伕，到他的侄子乡邻……）。本拟回陕北

去的，因时局变化不果。

读这段引文，能明显感觉到萧三的

焦灼。这种心态的产生，估计与萧三对

其传主日甚一日的深刻了解紧密关联：

因为越写越知道毛泽东的高度，所以越

写越明白写“毛泽东传”的难度。但这里

要说的是萧三的令人肃然起敬处：他知

难却不畏难，而是很冷静地分析困难之

后很真诚地寻求帮助。他谦虚好学勤勉

上进的品格，在他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

中鲜明呈现：

以我的才疏学浅、斗争经验少等

等，写这样一本书，写这样一个巨人，实

在不能胜任愉快。因此我在执笔时总是

兢兢业业的。但为了学习，这项工作又

是一种好的鞭策。承同志们的帮助——

从谈材料到原则上的指示，这本书如能

写成（我打算再花几年工夫），如能作为

将来修党史及学习毛泽东思想者的一

个参考，则于愿已足了。

“毛泽东传”版本

1946年 7月，萧三著《毛泽东同志

略传》由新华书店冀中支店出版。64开

页，很小，也很薄。但是无论如何，这篇

完成于1943年12月26日之前、已经任

弼时审阅并首肯的文章终于得以问世，

总是可喜可贺的。这是“毛泽东传”的第

一个版本，编者特意在文后加注“中共

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说明此书是

为“党庆”而生。“略传”之后，“附录”了

在《解放日报》发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

初期革命活动》一文。“略传”结尾，是这

样两段文字：

毛泽东同志的精神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

人民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他恭

谨勤劳，做群众的学生，认识“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所以成为群众的先生。他的

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他时刻准备坚持真理，时刻准备修

正错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他的

作风“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是老老

实实、诚诚恳恳的作风，是科学的作风。

他的感情是人民群众的感情，他的喜怒

哀乐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毛泽东同

志——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

国真正大智大勇大仁的人物！中国广大

的老百姓称他为“毛圣人”“救星”“福

星”……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学 说 ，理 论 ，实

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产物，他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学说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得到

了发挥、应用与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思

想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获

得真正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指南针。毛

泽东思想的各方面是整体的，是内部互

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他的学说是不朽

的，是会随着客观实际的改变前进而不

断发展的。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是每个共产主义者，中国每个爱国的

人士应有的任务。

这两段文字，内容形式遣词造句都

像极了毛主席去世后的“盖棺论定”。70

多年前萧三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所

达到的深刻程度，由此可窥一二。

1949年 8月，《毛泽东同志的青少

年时代》由新华书店出版。这是“毛泽

东传”的另一章，也是“毛泽东传”的又

一个版本。这部书的初稿，曾以复写件

送刘少奇等同志审定，当时的中宣部

负责人陆定一也看过并转手“将该稿

送给乔木同志”。胡乔木读罢给萧三写

信说：

很欣幸看到你的稿子。我只有两点

小意见请你参考：一、开始的一节我以

为不妥，用反抗父师开始，易给中国普

通人一种不良印象。引的路德威、巴比

塞、斯诺，也易使程度低的读者一望生

畏，且与全书体裁不合，不如改为毛泽

东同志的家庭，写其家庭的地理环境、

经济状况、人口状况。二、写你与他同学

时期，我想仍以第三者口吻叙述较为得

体，亦免与全书口吻不合（左琴科的列

宁故事你想是看过的，如忽然插入左与

列谈话一段如何呢？）。

胡乔木的“两点小意见”，实际是运

用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提出的两点批

评。首先，他认为“毛泽东传”是为“中国

普通人”与“程度低的读者”即工农兵所

写，应该为工农兵喜闻乐见才行。其次，

他建议叙述人称要前后一致，以求写法

上更符合人物传记的文体要求。两点批

评切中肯綮，言之有物有据又有情，让

萧三欣然接受且满怀感激。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问世4

个多月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1950 年 1 月 1 版，3 月 2 版，7 月 3

版……随着日、德、英、捷克等文字版本

也同步发行，“毛泽东传”在全世界产生

广泛影响。1951年 4月 27日，《中国青

年报》创刊，从第2期开始刊出“毛泽东

传”的另一章《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

工人运动》。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将

《青少年时代》与《努力于工人运动》整

合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

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此问世。

“毛泽东传”引发读书风

“毛泽东传”的广泛传播，迅速引发

了一场“读书风”。从新闻出版单位每天

都会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可以真切

地感受到那种万众踊跃致使洛阳纸贵

的高涨热情。其中一些具有商榷性质的

信件是直接写给萧三的，举例如下：

1951年5月14日，广州蔡安存信，

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

动》中关于蒋先云“攻武汉时牺牲了”的

说法。蔡说：“我记得蒋先云同志1927

年春为第七十七团团长，是由武汉继续

北伐时，在河南省攻临颖时阵亡的。那

时我在担任军医工作，记忆大约不会有

错的，因当时我的心情受很大的刺激。”

考虑到“事关革命史料”，蔡安存特意提

供了调查线索：“这事蔡廷锴同志或亦

记忆的，他那时是第十师师长。”

1951年5月30日，长沙周定一信，

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

动》中所记长沙“六一惨案”的发生时

间。周说：“1925年我正在长沙读初小，

那一年的6月1日曾在省教育会参加过

‘六一惨案’纪念会，会后抬着放大的

黄、王两烈士的尸体照片去游行，叫口

号，还唱着‘六月一日惨剧演长沙，黄王

二君横死暴力下，帝国主义日益逼中

华，国民起来，努力打倒他！’这么一个

纪念歌。这次游行给我的印象很深，所

以我记得惨案的发生不是在1925年。”

1951年6月26日，天津马铎信，对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萧三所

写“作者的话”提出批评：“毛主席说过：

目前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

征第一步（大意），我觉得与萧三同志提

的‘最后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有些

不一致……”

1950年 7月 3日，上海杨重光信，

通报他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考证结果，

以纠正“毛泽东传”中的叙述错误。信

中说：

关于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亦

即成立大会的会址问题，最近经过一个

月来的调查和考证，已经找到了。……

党的诞生地并不是蒲柏路上的博文女

校（不是博爱女校），而是李汉俊的家

里；而李汉俊的家当时是住在望志路76

和 78（现在的兴业路 106 和 108 号），这

是两间沿街的弄堂房子，后门即从贝勒

路的树德里出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会议即是在76号的厢房楼上举行。博文

女校并没有在那里开过会，那所学校只

是当时远道来的代表包括毛主席等在

会前耽搁的地方。

读着这些来信，仿佛触摸着那个时

代的脉搏，铿锵作响，强壮有力。新生的

人民共和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刚刚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

图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字

眼，成为全民共识变为集体行动。领袖

传记的出版，俨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是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对

毛泽东的热爱与钦敬，正是国人有信

仰、有自尊、有自信的一种具体表现？毕

竟，这样的“崇拜”，是一种能凝聚民心、

汇集群力、指涉未来、鼓舞前进的精神

正能量，是任何一个有梦想有前途的国

家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毛泽东传”再版始末

“文革”之后，万象更新。国家需要

正能量，民族需要正能量。有良知有识

见有担当的文字工作者们，因此而想起

了萧三和他的“毛泽东传”。“五十年代

初期主张印行《青少年时代》”的原中国

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奉

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临走时再三嘱咐

自己的同事黄伊编辑：“中青社一定要

再版《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定！”

黄伊是著名长篇小说《烈火金钢》

的责任编辑，是《红旗飘飘》丛书的主创

人之一。1979年5月4日，黄伊“在收音

机里第一次听到”了萧三的名字，知道

萧三已经“解放”，5日10日便致信自己

“熟悉和爱戴”的老诗人，急切地表达了

“希望能在一二年内”看到“毛泽东传”

出版的愿望，敦促他“不要再拖了”。黄

伊告诉萧三：

老人家（指毛泽东——笔者注）去

世以后，尽管有不少单位编写了不少老

人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但许多人都没

有写得像您那么通俗、生动，富有文学

味。而有些人，就是取材于您那本二三

十年前写的书。

黄伊的信如同一团火，点燃了老诗

人压抑已久的激情。自己二三十年前写

的文字如今还能为人所用，萧三因之而

感到了自己辛勤劳作的价值！他为之欣

幸，更为之着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

而“毛泽东传”还有许多内容只是腹稿，

写在纸上的部分章节也还有待修改润

色。前路茫茫，时不我待，萧三立刻开始

了对《青少年时代》的修订——主要是

对一些史实细节的考证，因为“事实完

全正确、详尽”的标准他一直铭记在心。

蒙冤受屈二十余年而痴情不改初衷不

变——信仰之伟力，实在让人感佩！受

他的精神感召，凡被求助者，没有谁不

热情援手，萧三因此获得了许多宝贵的

真材实料，其中以毛主席的大舅哥杨开

智提供的信息最为典型：

萧三同志：
读了大作，提几点修改意见供参

考：

1、毛主席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一九

二七年阴历三月初三出生于武汉。但文

中提到主席三个孩子的地方，容易使读

者误会，以为主席与开慧在清水塘居住

时就已有三个孩子了。如若再有一、二

句说明，就好了。

2、杨开慧乳名霞，并无“姑”字。板

仓地方人称“杨先生”。

3、开慧被捕系特务坏人告密，并非

叛徒告密。

4、开慧烈士是被枪杀的。无砍头、

示众一事。

望大作早日出版。顺致大安！

杨开智
（1978）4．20

杨开智的回复让萧三“无似感激”。

依信中所谈，他一一修改了书稿的相关

内容，比如把“主席信说‘我们是一家

人，不分彼此’”写进了书中，把写杨开

慧烈士“被砍头”改成了“被枪杀”等等。

1978年5月，萧三为通报上书稿修改情

况致信杨开智，信中弥漫着夕阳衔山老

马长途的无奈与悲凉：“这只是书中的

一节，其余章节，也都煞费考证、整理。

全书何日竣工，尚很难说。”

1980年 7月，修订后的《毛泽东同

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由中

国青年出版社再版。这是萧三著“毛泽

东传”的终极本，是一部只有两大章内

容——名副其实的刚开头便煞尾的伟

人传记版本。一部耗费了作者几十年心

血的著作，只有这些内容变成了正规出

版物。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虽然“全

书”终于未能“竣工”，但它的的确确曾

经以其大无比的精神力量，至少哺育了

与共和国同龄的整整一代人。

回首“毛泽东传”的创作过程，老诗

人既痛苦又欣慰。在给甘征文、韩少功

的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复杂情感：

弼时同志的嘱咐，我恐怕无法完成

了，想来至深惭愧与感忿！但所收集的

材料，虽笔记本子遗失殆尽，但一部分

仍散见于我偶存的稿件中，全传写不

成，至少可以作为修党史者的参考。党

史就是毛史、毛传；他的青少年时代和

初期革命实践，同志们又可以续下去写

党史——毛传，不是吗？

慷慨悲凉的话语，寓含着对国家、

对民族、对党的事业的殷切希望，读之

不禁想起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想

起诗抄中那玉振金铿的词句：只要主义

真，自有后来人！

胡
乔
木
致
萧
三
的
信

1939年延安，毛泽东、萧三与红小鬼在交谈

1946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登
载的《伟大的五十年》之一章


